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問：以何因緣，來台講學，講授哪些

課程？有何感想？ 
答：首先，我願意儘量準確地回答你

的問題，因爲這幾個月在你們法光佛研所

上這一門“藏文閱讀與翻譯＂課，所以我

應該有一點義務，讓選這門課的學生和法

光月刊的讀者知道一些我的情況，講一些

我的感想，增進互相的瞭解。 
我這次來台是因爲佛光人文社會學

院宗教所所長劉國威博士的邀請，在他們

所裏作一個學期的客座，上“西藏佛教＂

和“宗教文化＂兩門課程，每週六個學

時。他們學校是在宜蘭縣的礁溪鄉，所以

當蕭金松老師請我來法光教課時，我怕交

通不便，有些猶豫，後來因爲劉國威博士

也要來法光授課，他可以帶我來，所以才

決定下來，堅持每週來教一次課。 
我 1995 年在政治大學民族學系教過

一個學期的課程，上蒙藏關係史和藏文史

籍概論，在大陸也接待過臺灣研究西藏的

學者，因此對臺灣的藏學研究的情況還是

知道一些的。最近這些年，臺灣研究西藏

的學者到大陸去考察和參加學術會議的

人比上個世紀九十年代少了，所以大陸藏

學界有許多人議論說臺灣的藏學研究停

頓了、衰落了。所以，經過這兩個月的實

地教課和觀察，現在臺灣一些大學的宗教

系的學生和對藏學研究有興趣的學者學

習藏文的熱情和精神，使我感到意外和欣

喜。確切地知道是臺灣的藏學研究主要地

轉到宗教的大學和研究所來進行，而且在

不斷地培養新的研究人才，有一些有志青

年在刻苦努力地鑽研，這是我最深的一點

感想。 
問：何種因緣使您決定要研究藏學？

早期有什麽辛酸苦辣？ 
答：在大陸上，像我這樣的在 40 年

代出生的人，在 50 年代末 60 年代初，即

使有機會上大學，也很難對自己學什麽專

業、將來要研究什麽學問作出決定。一方

面是對大學的專業設置不瞭解，一方面是

當時強調服從國家需要，分配去學什麽專

業是不能不去的。所以大家並不能夠選擇

和決定自己的方向。我的祖籍是廣東臺

山，是一個有名的僑鄉。抗日戰爭時我父

親在南京讀大學，隨學校到了四川，我是

在四川出生的，1958 年在讀高中時隨家

庭到了青海。1958 年我考大學時，因爲

有親戚在海外，父親在舊社會讀過大學，

本來是不大可能被大學錄取的，但是當時

青海省在“大躍進＂中突擊辦了幾所大

學，而全省只有幾所中學有高中畢業生，

所以我很幸運地進了大學，不過是被分配

到學生們都不願意去讀的青海民族學

院。當時還有些慶幸自己是上物理系，但

是入學一年以後，我們的院長紮西旺徐

（是 1935 年紅軍長征時在四川參加中共

的藏族幹部）決定不管什麽專業都要用一

半的時間學藏語藏文，理由是將來的畢業

生都要到牧區去教書和工作，專業知識差

一些不要緊，藏語文卻不能不學，而且要

學好（我們系當時主要是學剛剛翻譯成藏

文的初中物理課本，順帶學藏文的文法

等，背了許多當時新造不久的藏文科技名

詞，不久就因爲用不上而忘記）。學校還

安排各個系的學生到牧區去住在牧民的

家裏學習藏語，我是在 1963 年春夏在青

海湖邊上的牧民家裏學的。開始學生們

（在理科專業的學生中大多數是漢族和

家在城市的少數民族學生）對此都很抵

制，但是看到青海的其他的大學都因爲

“大躍進＂帶來的經濟困難而停辦，只有

民族學院保留下來，又感到幸運。我父親

在 1960 年從西寧市下放到湟中縣去工

作，家也搬到湟中縣，所以我在 1962 年

的正月就參觀過塔爾寺的法會，是 1958
年以後到文革結束期間唯一的一次，因爲

十世班禪大師參加，所以比較隆重，各地

來的藏族農牧民信衆很多。當時我們剛開

始學藏語文不久，就看到這樣一種不同的

宗教文化的展示，在思想上引起的震動，

可能和今天臺灣學習藏文的學生第一次

到西藏的感覺差不多。由於這個原因，當

時我是我們班上對學藏文比較感興趣的

一個，我有一個土族同學完瑪巷秀，他的

藏文比較好，我們買了一本格西曲劄藏文



詞典，還有能夠找到的藏文讀物，如《說

不完的故事》、《格薩爾王傳》，在一起讀，

學了一些藏族文化的基礎的知識。但是不

久就開始“四清運動＂和“文化大革

命＂，這種學習也停下來了。總之，我開

始學習藏語藏文，好像是有一種奇特的因

緣，一種無形的力量在推動我去學習，但

是不能深入進去學習，更談不上有明確的

研究藏族文化或者藏傳佛教的目的，因此

學習藏文是沒有長期計劃的，也沒有老師

能夠給你明確的指點。這也正是我羡慕在

我們後面的許多從青年時就開始學習藏

文、有廣泛的學識基礎並能夠系統鑽研藏

學的學生的原因。 
問：可否談談您在中央民族學院藏學

所的學習過程？ 
答：我大學畢業後到青海省的海西蒙

古族藏族自治州去當了十來年的中學教

員，海西州是一個比較特別的州，在柴達

木盆地，有二十多萬平方公里，主要是戈

壁灘和沙漠、鹽湖，只有二十多萬人口，

從事畜牧業的蒙古族和藏族人口都只有

兩三萬人，大多數是從各個省來的漢族工

作人員，所以我們州中學的教員來自北

京、上海、西安、蘭州的重點大學的畢業

生比較多，我們從青海的大學畢業的是比

較差的。文化大革命結束後的 1978 年，

大陸恢復招收碩士研究生，我們學校的許

多老師都去報名。我本來不想去考，因爲

我知道我們在物理學方面連一個普通師

範學院的課程也沒有學完，不可能考上物

理專業的研究生。在報名快要結束時，有

一個我教過的學生在招生辦公室工作，他

打電話說許多老師都去報名了，我爲什麽

沒有去，讓我去看招生的目錄。我到那裏

剛好有人在翻看，說中央民族學院還要招

古藏文專業的研究生，也不知道是學什

麽，我心裏一動，就想不如考一下這個專

業，雖然不可能考上，但是我當時剛好轉

到民族師範學校教書，也可以籍這個機會

復習一下藏文。報考研究生還要單位批

准，我們的德欽校長是一個蒙古族，是民

族學院畢業的，他說那麽多專門學藏文的

人，全國就只招收幾個人，你不可能考

上，不過可以照顧你，讓你去考，但是考

完了就要安心教書。就這樣我參加了考試

沒有想到的是，不久學校通知我到北京去

復試，並在十月份錄取入學。 
我們在中央民族學院是民族語文系

（其中的藏語文教研室後來發展成藏學

系和藏學所）的古藏文專業的研究生，學

生有端智嘉、格桑益西、謝佐和我，老師

卻很多，有格桑居冕、洛桑群覺、王堯、

佟錦華、耿予方等老師，學校還特地從西

藏請回東噶．洛桑赤列老師給我們上課，

講《智者喜筵》、《詩鏡論》、《土觀宗派源

流》等，連續講了兩年。像東噶．洛桑赤

列這樣的大學者給我們一個生詞一個生

詞地作講解，使我們逐漸地進入歷史上許

多藏族大學者在幾百上千年中才積累起

來的一個知識寶庫中，確實是我們特別的

福分，所以當時北京和藏學有關的各個單

位的人員都來聽講，學校也是來者不拒，

常常是一個大教室裏擠得滿滿的，我們幾

個正式的學生反而沒有地方，只能坐在最

後面。另外，中央民族學院民族學系的王

輔仁老師的研究生阿沛．晉美、中國社會

科學院民族研究所王森先生的研究生祝

啓源有時候也和我們一起上課，因此王輔

仁老師給我們講藏族史和西藏佛教史，佟

錦華、耿予方老師給我們講藏族文學史，

洛桑群覺老師講西藏歷史地名，格桑居冕

老師講藏文文法。而我的研究方向是敦煌

古藏文文獻，是王堯老師給我一個人上

課，所以常常就在他的家裏上。當時雖然

是這些名師講課，但是物質條件卻很差，

系裏只有兩台笨重的磁帶答錄機，只能上

英語時借用，上其他課都是記筆記，課後

再整理，王輔仁老師講的西藏佛教史，就

是我和阿沛．晉美記錄整理以後 1981 年

在青海人民出版社出版的。我們還在這一

期間去承德和敦煌、甘南、青海等地實

習，是由這些老師帶著去的。當時使我深

深地感到，學習藏文文獻確實需要到藏區

各地去看看，才能學得進去。 
在中央民族學院的三年學習期間，我

和端智嘉住一間宿舍。他的藏文很好，是

著名的藏族作家和學者，可惜 1985 年底

35 歲時就去世了，民族出版社前幾年給

他出了文集，有六本之多，他如果能夠多

活幾年，成果一定會更多。我從他那裏獲

益良多，我後來能夠比較順暢地閱讀藏文

古籍，與他那幾年的指點和幫助是分不開

的。我們還合作把新舊唐書的吐蕃傳翻譯

成了藏文，原來只是中央民族學院油印，

沒有想到許多藏族老學者對此非常重

視，在他們的推薦下，青海民族出版社在

1984 年就出了鉛印本，並重印過兩次。

我們原來還計劃繼續翻譯宋史、元史、明

史和清史稿裏的藏族史料，由於畢業後在

不同的單位，聚不到一起而沒有實現。 
1981 年 10 月畢業後，我在中央民族

學院藏學所工作了兩年多，當時正是胡耀

邦去西藏視察和講話後不久，本來中央民

族學院的藏學研究所受到上下各方的關

注，但是它又是一個新建的小所，研究工



作不容易走上正軌，領導並不讓我去繼續

研究敦煌藏文文獻，而派我去作編輯論文

集、譯文集的工作，並幫助領導選編元代

有關西藏的資料。我在那時主要是和王輔

仁老師合作寫《蒙藏民族關係史略》，並

爲此組織翻譯《紅史》、《薩迦世系史》，

集中作了一段薩迦派的藏漢文資料的整

理工作，這時南京大學元史研究室的沈衛

榮來中央民族學院聽課，通過他我又和元

史研究會的一些先生有了交往，參加過他

們的一些活動，這些都爲後來寫《元朝帝

師八思巴》打下了基礎。這樣堅持了兩年

多以後，因爲有許多困難，青海又來動員

我回去，於是我就調回了青海，在青海社

會科學院工作。 
問：您在青海社會科學院做過一段時

間的研究工作，當時是作哪些研究工作？ 
答：青海社會科學院是以研究青海地

區爲主的社會科學研究機構。我們是從整

理塔爾寺的藏文文獻開始工作的，開始的

幾年，我們在湟中縣租了一些房子，每天

到塔爾寺去，給各個活佛家的藏書編目，

塔爾寺的阿嘉、色多、卻西、西納、米雅

活佛院都有許多藏書，是曆輩活佛陸續購

置或者刻印的，經過各種變遷，現在的這

些活佛也不完全知道自己有哪些書，因此

由我們來一本一本地把書名抄下來，作了

將近三年，然後彙集成冊，給活佛一份，

我們一份。這個專案是青海省少數民族古

籍整理辦公室委託的專案，也得到當時的

塔爾寺寺管會主任卻西活佛和阿嘉活佛

的大力支持。趁這個機會我們對塔爾寺的

歷史、佛像、經典、建築、碑刻、壁畫等

進行了廣泛的收集，最後在 1987 年寫了

一本《塔爾寺概況》，由青海人民出版社

出版。對藏傳佛教的一座大寺院進行幾年

的長時間研究，那時在大陸也是很少的，

所以雖然這本書只有十幾萬字，卻是第一

本全面介紹塔爾寺的書，對後來許多同類

性質的書影響比較大。在這個基礎上我們

對佑寧寺、隆務寺等青海的寺院也進行過

一些研究。其次是我們在青海社會科學院

裏建立了一個藏學研究所。我們分析了自

己的長處和短處，認爲青海和西藏、北京

的藏學機構不同，只能集中力量做某個方

面的工作，才能夠取得有價值的成績。我

們選擇了將藏文典籍翻譯成漢文。我們知

道這是一項需要長期努力並且不被上級

重視的困難工作，學術界許多人也不知道

藏文典籍漢譯的難度，所以許多有條件作

的人也不願意在這裏耗費時間和精力。好

在我們所裏當時集中了一批從青海民族

學院、西北民族學院藏文系畢業的青年學

生，他們還沒有明確的發展方向，還願意

作這項工作。我們翻譯了《漢藏史集》、《章

嘉國師若必多吉傳》、《三世四世達賴喇嘛

傳》、《五世達賴喇嘛傳》、《六世班禪傳》、

《夏瓊寺志》、《佑寧寺志》等，參加的人

有蒲文成、許得存、卓永強、馬連龍、馬

林、何峰、謝熱、敖紅等人，還和院外的

一些學者合作翻譯。另外我們還作了一個

比較大的課題，是列入中國社會科學基金

資助的重點專案，就是研究青海藏族地區

的社會組織，也就是農牧區的藏族部落制

度，以及青海的藏傳佛教的寺院分佈，最

後完成了《中國藏族部落》、《藏族部落制

度研究》、《甘青藏傳佛教寺院》等書。我

覺得在這個階段我們是按照自己的情況

開展研究的，對藏學研究的發展起了一些

作用，所以也引起省內外的關心藏學的學

者的注意。 
問：什麽時候轉到北京工作的？在中

國藏學研究中心，您曾經擔任過哪些職
務？推動哪些重要工作？ 

答：我是在 1993 年調到北京的中國

藏學研究中心工作的，因爲當時藏學研究

中心的總幹事多吉才旦先生多次動員我

去他那裏工作，並且和青海方面聯繫好，

所以我又轉到北京，當時是擔任歷史宗教

研究所的所長，到 2000 年分成歷史研究

所和宗教研究所，我擔任歷史研究所的所

長。藏學研究中心成立於 1986 年，研究

人員大部分是 80 年代後期從各個學校畢

業的碩士生和博士生，所以我們是一邊物

色人員，一邊進行培養，一邊開展研究，

是籌建研究所的階段。作爲所長，我主要

負責實際組織“元以來西藏地方和中央

關係史＂和“藏傳佛教寺院調查＂這兩

個主要的課題，同時也注意如“西藏梵文

寫經編目＂和“藏傳佛教藝術史＂等選題

的進展。此外還有組織所內的科研人員到

國外進行學術交流、到西藏考察等。所

以，很單純地由自己一個人進行的研究課

題就比較少了。在藏漢翻譯方面，最近這

些年主要是參加了翻譯恰白．次旦平措等

先生編寫的《西藏通史－松石寶串》的工

作，這部譯稿最近還做了一次修訂，即將

再版。在藏學研究中心工作還有一個好處

是和海外的藏學界的學者交流比青海多

一些，我這些年也到臺灣、美國、泰國進

行講學或訪問。雖然次數不很多，但是對

我瞭解海外學者的研究情況卻很重要。 
問：可否簡單描述一下您在藏族史研

究方面的重要成果，一路走來最大的成功
因素是什麽？給後輩學者有什麽建議？ 

答：從上面所說的，其實您可以看



出，我作藏學研究並不是有明確的方向和

計劃的，是跌跌撞撞地走過來的，我對自

己的研究成果是不是重要，並不太清楚。

起碼在開始的時候是不清楚的，只是在研

究的過程中慢慢發現一些新的東西。在藏

族史研究方面，我其實只是把一些已經有

的論述去和藏文的古籍比較，加上向藏族

學者請教，結合自己在藏族蒙古族地區生

活的體會，從這裏找藏文有記載而漢文史

料中沒有的，再看這些記載能夠說明什麽

問題。在吐蕃王朝歷史方面，我提出吐蕃

王朝的主體是雅魯藏布江流域的農業地

區，而不是許多人認爲的遊牧地區，吐蕃

王室和臣下的君臣關係是穩固的，吐蕃的

職官制度可以分析爲三個系統（內相、外

相、整事），而總于宰相。在元代藏族史

方面，我對八思巴這個歷史人物的一生的

活動進行了整理，根據他的文集中篇末的

題記，分析他每年在什麽地方，列出他的

年譜，最後寫出一本介紹他的書。通過對

他的研究，對薩迦教派和款氏家族的認識

也逐步加深了。這些研究有時候會起到意

想不到的作用，薩迦寺珍藏有一套繪製於

明代的“八思巴唐卡＂，有二十多幅，他

們整理不出前後順序來，後來是利用了我

們的研究成果才解決問題，出版了一部大

型的畫冊。最近這些年，我根據在臺灣出

版的《大乘要道密集》的題款，判斷出其

中有許多篇是在西夏王朝時期翻譯成漢

文的，從而對西夏的佛教以及藏傳佛教

（主要是薩迦派和噶瑪噶舉派）在西夏的

活動找到了重要的線索，受到大家的重

視。我覺得藏學研究越往深入發展，就越

需要研究者有廣泛的知識，同時也要有對

西藏歷史文化的深入認識，藏學還有許多

問題需要研究，我們所作的工作中錯誤的

或者不全面的也很多，希望後來的學者繼

續努力。 
問：您的翻譯作品很多，特別是西藏

史籍和達賴喇嘛等人的傳記方面，信達雅
兼備，深受讀者喜歡，您是怎樣辦到的？
請談談您的經驗，供大家分享。 

答：謝謝您對我們的工作的肯定和表

揚，其實我們的許多翻譯也是趕出來，質

量不一定很好。因爲我們是爲了研究問題

而翻譯的，所以在翻譯的時候盡可能閱讀

了相關的材料，努力作一些注釋，以便利

讀者利用這些資料。另外我們有一個比較

好的條件是隨時可以向藏族的學者和研

究藏學的專家請教，書中提到的地方和寺

院，有的我們自己去過，便於我們理解作

者在說什麽內容。現在資訊比以前便利，

許多資料和圖檔可以在因特網上找到，要

從事藏漢翻譯的學者，可以隨時關心這些

資料，注意隨時整理，在工作的時候就比

較容易查閱。我的經驗是在開始翻譯時最

好能夠藏族學者和漢族學者結合起來翻

譯，遇到難題互相討論，有時甚至會爭

辯，但是這樣解決問題以後，就會印象深

刻。許多藏漢大詞典上查不到的東西，只

能由學者的討論來解決，或者只好暫時存

疑。我想新一代的年輕的翻譯者會比我們

做得好一些，對藏漢之間的文化交流會更

好地起到橋梁的作用。 
問：這次您在法光佛研所開設“藏文

閱讀與翻譯”課程，相當叫座，可否簡單
介紹一下課程內容和訓練目標？在漢藏
翻譯訓練方面，應該具備哪些因素？注意
哪些問題？ 

答：這次在法光佛研所開設“藏文閱

讀與翻譯＂課程，是來臺北後才決定的，

沒有很好準備，所以只好選了一本介紹西

藏歷史文化的藏文書作教材，結合課文講

藏文的歷史文化，因爲是用漢語講，自然

也就是要把這些內容翻譯成漢文。這實際

上就是領著大家來讀藏文書，課文中遇到

什麽問題就講什麽問題。好在來聽課的同

學許多人已經在法光佛研所學過一段藏

文，對藏傳佛教和西藏的歷史文化也有一

些基礎，所以在聽課時會覺得有興趣，老

師和學生容易溝通。另外在上課時結合一

些圖片和歷史典故等，也能夠加深學生的

理解。我覺得這個課程能夠上得比較好，

最主要還是來聽課的同學有這方面的發

心，有的人是從很遠的地方來的，爲了聽

兩個小時的課程，長途奔波，精神使我感

動。 
問：大陸學者在“藏文名著漢譯”方面

的具體成就有哪些？還有待發展的是哪
些？ 

答：在上個世紀 80 年代，大陸的學

者翻譯了一批藏文古籍，還有郭和卿、劉

立千等老一輩的學者的譯作，多數是由西

藏人民出版社出版的，當時叫“西藏歷史

文庫＂，最近他們又重新印刷，在臺灣也

買得到。各個地區也出版了一些翻譯作

品，如甘肅青海出版的《安多政教史》、《塔

爾寺志》、《至尊宗喀巴大師傳》、《如意寶

樹史》等。90 年代以後還分散出版過一

些，總數可能有幾十種，在外文出版社出

版的《藏學新書目錄》（有三個分冊，大

陸 80 年代以來出版的藏學書籍差不多都

收進了）上可以查得到。還有一些譯作最

近要出版，如黃顥先生翻譯的《智者喜

筵》。大陸的學者近年來也開始注意藏傳

佛教的一些經論的翻譯，有些是和海外的



學者合作進行的。 
問：您對於臺灣藏學研究藏文教學或

者兩岸學術交流合作上有什麽建議？ 
答：我覺得臺灣的藏學研究和藏文教

學是有比較深厚的基礎的，而且和大陸的

藏學界相比，有自己的長處。雖然在進藏

考察、人文歷史等方面，條件不如大陸，

但是對藏傳佛教的經典和教理的研究方

面，臺灣的學者有自己的優勢。這些年藏

傳佛教在臺灣有了比較大的發展，社會上

關心藏傳佛教的人增加了許多，研究藏傳

佛教的需要是始終存在的。臺灣研究藏傳

佛教的學者或者本人就是出家衆，或者是

對佛教有很深的信仰，這是與大陸許多研

究藏傳佛教的學者不同的，所以能夠取得

有自己的特點的研究成果。我想兩岸藏學

界的學術交流還是要保持下去的，可能人

員來往比 90 年代時少了一些，但是通過

成果的交流也可以互相瞭解，或者進行合

作。在藏文經典翻譯方面，實際上的合作

一直在進行。我想法光佛研所在開展藏文

教學方面，可以利用大陸的一些教學資

料，如課本、光碟，加強形象化教學，效

果會更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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